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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技术战争时代军事科技作为国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内容，其生

产格局和特征演化深刻影响和塑造着新的世界秩序。当前军事科技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太空

武器、颠覆性军事科技成为各国争夺的制高点；全球军工生产已形成一超多强格局，美国引领世界军

事科技发展潮流并占据绝对优势；国防工业基础、军事需要、经济利益和政治目标的实现是影响军事

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新形势下要立足信息化战争特征，推动军事科技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

发展；抢抓科技革命机遇，加快推进颠覆性军事科技研究与应用，并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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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1］。海湾战争

后，各国形成普遍共识：世界已进入高技术战争时

代，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军事装备的科技发展

水平，而非军事战斗人员的军事技能［2］。军事科

技作为战斗力的核心要素在现代战争和地缘政治

竞争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认为军事力量始终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核心作

用［3］，谁掌握了军事科技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未

来战争的主动权。国家军事力量强弱受军工研发

和生产影响明显，颠覆性、前瞻性和先导性军事科

技将极大改变军事力量的均势状态并打破现有国

际关系的平衡，从而成为大国军事科技博弈的制

高点［4-6］。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

大变化，世界格局正在重塑，传统强国与新兴大国

的竞争和博弈进一步加剧［7］。世界新军事革命的

不断推进及大国安全威胁认知的变化使大国战略

竞争趋于激烈［8］，前沿尖端军事科技领域的生产

和研发作为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变量日益成为大

国竞逐的焦点。军事科技生产和研发不仅反映国

际军事科技实力动态演变，更深刻影响全球政治

经济和地缘军事战略格局，厘清全球军工生产特

征以深入理解地缘关系形势和权力结构变化十分

必要。现有研究主要包括高新技术对军事科技体

系影响［9-12］、军事科技转移与武装冲突［13-15］、军事

贸易与国际政治格局的交互影响［16-18］等方面，鲜

有军工生产及发展趋势的宏观研究。武器贸易关

键在于军工生产，开展全球军工生产研究也能更

深刻理解武器贸易，有助于从军事科技实力视角

识别国际权力体系的时空演化规律。此外，全面

梳理世界军事科技发展空间规律、发展态势和演

进趋势对我国军事科技发展和确保打赢信息化时

代战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世界军事科技发展的趋势

1. 1  军事科技加速向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

战争史表明，科技领域的重大发明一旦应用

于军事，必然会引起战争方式变革、军事力量消长

和战局变化［19］。海湾战争以来，信息化战争这一

战争新形态登上历史舞台，人类正式进入万物互

联互通的多源信息融合网络中心战阶段，人工智

能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军事运用，未来将迈进以数

据计算为支撑的智能化作战阶段［20］。

美国明确将人工智能和自主化作为军事科技

的优先发展领域，以确保面对中俄等实力接近的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 global military industry are analysed by means of a systematic 

review methodology and by consulting data related to global military producers and revenues from the SIPRI arms industry 

database.  At present,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ccelerating the 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ce, 

space weapons and disruptive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ecome the high point for all countries to compete, 

global military production has formed a pattern of only super power and multi-great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s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end and occupies the absolute advantage in the current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military need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goal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based warfare, promote the mechaniza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ccelerate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isruptive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to form a pattern of in-depth development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Keywords：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Military Production; Militar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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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时具有军事优势，并全面推进军事智能化发

展，积极抢占军事智能革命先机，谋求以智能技术

代差优势掌握战略主动权。同时，美国推出“超

越计划”谋求实现海军智能化分布式作战［21］，通

过加强与洛马公司和雷神科技等顶尖军工科技企

业研发合作以强化武器装备系统的类人思考和自

主交互能力，并已列装无人机蜂群、无人战车和无

人潜艇等智能无人化装备，频繁开展人机交互协

同作战能力的检验。俄罗斯同样极为重视军事信

息化和智能化建设，并将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

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先后出台涉及多军种的军事

智能化建设战略规划，瞄准自主控制能力无人攻

击装备重点研发，并计划在 2025 年建成机器人兵

种［22］。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指出：谁成为人工智

能领域领导者，谁就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如果没

有人工智能、高超声速武器和其他新技术，就不可

能确保俄罗斯文明的未来。

1. 2  太空科技军事化应用趋势难以逆转

1957 年 10 月，苏联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标志着人类跨入

了航天时代。太空逐渐成为与人类发展紧密相关

的“高边疆”，具有改变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的巨

大潜力，并可能决定了战争方式的演变，充分利用

和有效控制太空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

一［23］。肯尼迪曾公开预言：谁能控制太空，谁就能

控制地球。美国天缘政治学理论家多尔曼（Everett 

C.  Dolman）更是提出谁控制了近地轨道，谁就控

制了近地空间；谁控制了近地空间，谁就支配了地

球；谁支配了地球，谁就决定人类命运的论断［24］。

从战争形态上看，科技使太空成为战争情报信息

支援的关键枢纽，地表军事行动与太空卫星系统

联系日益紧密。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充分

利用美国卫星侦察和情报服务，迅速组织打击埃

及的薄弱环节，有效扭转了不利战局。海湾战争

中，美国全面的信息化作战体系对伊拉克军事目

标实施不间断精确打击，战场的“单向透明”使伊

拉克百万雄兵毫无招架之力。为全力争夺制太空

权，美国、俄罗斯、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加快革新军

队体制、大力发展太空军事科技，抢占太空军事领

域制高点，谋求信息支援和先进武器双重优势下

大国彻底主导地球表层的太空威慑阶段，太空科

技的军事化态势日益明显。

1. 3  颠覆性军事技术成为各国争夺的制高点

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

的因素，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和创新都可能引起

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人类战争历史

表明，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推动战争形态出

现“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信息化”的变革，

从而不断丰富战争胜负要素，出现“材料对抗→能

量对抗→信息对抗”的更迭［25］。当前，世界正处

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颠覆性技术群正在孕

育或处于突破的临界点，并将深刻影响军事科技

领域的发展进程，从而对未来战争产生颠覆性效

果。颠覆性军事科技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制高点。

军事科技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主要指能够从

根本上快速改变军事力量平衡，使对手失去作战

能力，从而形成非常规或非对称作战优势的技术

或技术群。美国早在 1958 年就成立了国防高级

研究计划局，专门从事颠覆性军事科技规划与研

发，近年来加大了计算机处理技术、人工智能、自

主武器等潜在颠覆性技术的研究力度，通过寻求

前沿军事技术突破，实现美军现代化高端军事能

力建设的目标［26］。全球各国亦积极发展颠覆性技

术，俄罗斯、英国等重点发展新概念武器和先进军

事技术，日本和法国加速未来技术研发，凸显颠覆

性技术在现代军事竞争中的核心地位。在实践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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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各国已广泛开展对颠覆性技术的试验、生产和

列装以抢占未来技术的制高点。美国已形成谱系

齐全、技术先进、战斗力强的军用无人机蜂群；高

超声速武器和定向能武器已进行实战化部署，并

逐步构建天基、空基、地基一体化高超声速防御

装备体系［27］，量子技术、自主技术和先进材料等

技术研究正加速推进。俄罗斯高超声速导弹“先

锋”“锆石”和“匕首”已装备军队；人工智能成为

预测正在进行和未来战争发展的重要角色；无人

和自主系统已经初步具备在战场上自主机动以及

与无人机进行交互的能力。

2  军事科技发展趋势下的全球军工生

产特征

1）全球军工生产呈一超多强格局，美国占据

绝对主导

全球军工百强企业反映了军事科技发展趋

势下的生产格局。2021 年全球军工百强企业共

分布在世界 21 个国家／地区，防务收入超 5900 亿

美元，并表现出典型幂律分布特征，企业数量和防

务收入高度集中于美国这一首位国家，呈现出一

超多强格局。美国的百强军工企业数量为 40 家，

相当于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德国、日本以及

印度之和，前五名长期为美国企业所占据。美国

的百强军工企业在 2021 年的防务收入更是高达

2991. 8 亿美元，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军工百强企

业防务收入之和。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

10 个欧洲国家孕育了 BAE 系统、劳斯莱斯、战术

导弹公司和赛峰集团等 32 家百强企业，在全球军

工生产和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还存在

空客公司、欧洲导弹集团和 KNDS 集团等三家所

有权和组织结构分布多个国家的国际军工企业，

印证欧盟意图通过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CSDP）框架，整合成员

国资源、提升综合防务能力，实现共同防务和“战

略自主”［28］的战略目标。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

亚洲国家分别凭借着三菱重工、韩华集团和拉斐

尔公司等世界知名的军工企业在军事生产和贸

易中产生极大影响力。整体上，全球军工生产的

格局与当前“一超多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吻合，

美国在全球军工生产格局中作为超级大国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欧亚大陆的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等军

事强国亦在全球军工生产格局中具有较强实力

（表 1）。

表 1  2021 年全球军工百强企业分布与营收［29］

Tab.1  Distribution and Revenue of Global Military  

	 Top 100 Companies in 2021［29］

国家
（地区）

防务收入
／亿美元

企业数
／家

国家
（地区）

防务收入
／亿美元 

企业数
／家

美国 2991. 8 40 德国 51. 3 2

中国 1111. 1 9 瑞典 40. 9 1

英国 404. 3 8 土耳其 33. 6 2

法国 287. 5 5 新加坡 21. 6 1

跨欧洲
国家

188. 4 3 波兰 14. 3 1

俄罗斯 177. 7 6 乌克兰 13. 3 1

意大利 168. 5 2 加拿大 12. 8 1

以色列 116. 3 3 挪威 11. 7 1

德国 93. 2 4 西班牙 10. 8 1

日本 90. 3 4
澳大 
利亚

9. 4 1

韩国 71. 8 4 　 　 　

2）美国引领全球军事科技发展潮流，俄罗斯

仍是世界军工科技的重要标杆

军事科技是美国保持优势的战略手段。美国

极为重视革命性和颠覆性技术，发展基本遵循“提

出新概念、验证新技术、生产新装备”的思路和过

程，定向能、动能和超声速等新概念武器已进入试

验验证阶段，美军的新兴军事技术发展建议和规

划已成为全球研制的方向［30］。从作战武器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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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期处于世界第一水平，二战后下水的航空

母舰性能和舰载机至今领先世界。2022 年 12 月 2

日，美国 B-21“突袭者”隐形战略轰炸机一经公开

即引发全球关注，被视为全球首款第六代作战飞

机，成为各国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从军事信息化

建设看，美国最早提出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

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等功能一体的现代化军事信息

指挥控制（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C4ISR）

系统，演进了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网络、情

报及监视与侦察的 C5ISR系统（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Cyber-Defens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C5ISR）和指挥、控制、

通信、计算机、杀伤、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的 C4KISR

系统（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Kill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C4KISR） 

等升级版本以实现其全球信息化作战能力［31］。这

引发全球军事信息化建设的潮流，尤其是海湾战

争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将军队

信息化作为建设重点，以应对未来的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

俄罗斯作为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军事大

国仍是世界的重要标杆，在面临经济衰退和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的战略打压下，通过将军事工业各

领域力量与国际市场相结合形成集科技、工业、贸

易与金融一体化的国际化大型军工集团，借助整

体力量提升军工生产能力和产品国际竞争优势。

2019 年来，俄罗斯已将近 2000 家军工企业合并为

61 个国防工业综合体，其全球百强军工企业均为

合并后的大型国防军工集团［32］。同时，俄罗斯注

重发展空天攻防力量，认为空天作战是未来战争

的重要模式，能否顺利实施空天领域的军事行动

将是陆上和海上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并可决定战

争的进程和结局。面对美军在空天领域不断扩大

的优势及其对其他领域优势的削弱和抵消，俄罗

斯大力发展空天攻防系统以重振大国地位、谋求

国际战略平衡［20］。2021 年，俄罗斯最大的百强军

工企业联合航空制造集团的主营业务为军用飞机

制造，入选的 6 家全球军工百强企业中有 3 家与

空天攻防直接相关，空天领域的军工生产已成为

俄罗斯的重要领域和全球标杆［33］。

3）全球军工生产形成传统陆海空为核心、新

兴电子信息领域为重点的行业特征

传统军种作战理念下的军用飞机、装甲车、

海军舰艇和导弹仍然是军工生产和贸易的主要领

域，这些实战型武器的研制和服役将直接提升军

队战斗力和国家军事实力，属于全球军工生产和

研发的核心产业。全球军工百强企业 90％以上均

涉及陆海空武器的制造，世界军事强国在传统领

域均拥有影响力巨大的军工企业，如美国的洛马

公司和波音，俄罗斯的联合造船公司和联合航空

制造集团等。从武器贸易上看，2021 年全球军用

飞机、装甲车和军舰的贸易占比达到 74. 5％，表明

陆海空武器也是全球武器贸易的重点，仅军用飞

机的贸易占比就达到 50. 3％［34］，这从武器贸易角

度揭示杜黑的制空权理论对当今军事科技发展和

地缘军事格局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新兴军用电子信息领域成为各国军工行业发

展的重点。信息化建设主要是信息指挥控制系统

的建设，其核心是构建信息化作战体系，以实现信

息化、网络化和一体化作战［35］。美国的 C4ISR 系

统成为现代化军队的中枢神经和兵力倍增器，并

在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成为机械化战争时代向

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分水岭［36］，2010 年，美国陆军

军事武器信息化超过 50％，海军和空军装备信息

化水平达到 70％，2016 年以来，仅 F35 战斗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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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电子信息化装备已增长一倍［37］。俄罗斯、英

国和法国等军事强国纷纷将通信和控制系统纳入

军事装备的研发生产，俄罗斯甚至成立了无线电

技术和信息系统集团等专职力量来开展通信控制

系统和国防电子领域的装备研制。军事电子信息

装备的贸易规模也持续增长，2011—2021 年，军用

传感器全球贸易规模同比增长 22. 6％，军用卫星

的贸易规模增长 9. 4 倍［37］，充分表明世界各国均

在依靠自主研制和军品贸易等多种手段推进军事

武器装备的电子信息化配置，着力提升军队的信

息化水平和战斗力。

3  全球军工生产的发展动力

3. 1  国防科技工业相对完备奠定军工生产基础

军事科技的高技术、信息化和智能化特点决

定其研发与生产必须依赖相对完备的国防科技

工业基础。战机制造产业链涉及上百个学科，覆

盖金属材料、机械电子、仪器仪表等几乎所有工业

门类；航母制造更是要求生产国在航天航空、国防

电子、先进材料、船舶设计与制造等诸多高端制造

业领域具有扎实的基础。美国、俄罗斯、法国和德

国等武器出口大国均具有较为完备的工业基础，

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等进口大国均存在明

显的产业短板。缺乏相对完备的国防科技工业基

础不仅在军事科技的生产过程存在先天性困难，

而且极易受到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和竞争大国的

遏制。例如 2012 年美国通过 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系统制裁伊朗，导致伊朗无法使用国际货币进行

跨境交易，损失了近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并被迫

签署《伊核协议》放弃核计划。相反，国防科技工

业相对完备的国家在遭受无端制裁和科技全面脱

钩时，他国很难对其利用新兴技术发展军事科技

和提升实力的能力造成明显影响，反而可能促进

其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能力，客观上

推动全球地缘科技格局的演变。

3. 2  军事国防需求是军工生产的直接推动力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

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从

军事科技发展看，军事需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比

任何力量都更能直接推动军事科技的发展。从古

今中外军事战争史看，交战双方为夺取战争的胜

利都极力推动军事科技的革新，战争的胜利这一

军事需要成为军工生产的直接动力［38］。一战中机

枪、火炮和铁丝网这种平凡的武器使战争陷入僵

局，参战各国迫切需要兼具进攻与防守，并可通过

运动突破敌方防御阵地的新式武器来破解战争僵

局。坦克由此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堑壕战的终结

者，逐渐将阵地战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战后德国

统帅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甚至认为坦克是德国战

败的第一要素。二战期间，军事科技发展更为迅

速、新式坦克层出不穷，航空母舰、潜艇和战舰屡

见不鲜，各式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横空出世。

海湾战争改写了传统战争模式，使信息化成为军

事科技发展的典型特征。在面临美国军事科技全

面领先的劣势地位下，各国积极发展导弹、无人机

群、高超声速武器等非对称优势武器。同时，美国

又针对性地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意图通过综

合集成创新的手段发展颠覆性先进技术武器，形

成美军依托科技发展持续性引入新技术和滚动提

升战斗力的新常态，抵消潜在对手的非对称优势

和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当前，美国为稳固其霸

权地位，不仅全面布局未来颠覆性军事技术以谋

求科技霸权形成科技垄断，还部署了防范欧亚大

陆出现区域霸权的军力［39］，对崛起国家进行全方

位打压。世界各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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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亦在部署未来军事技术，军事和国防的需求已

成为当下军工生产最为直接的推动力。

3. 3  经济利益的获取是军工生产的重要原因

世界各国军事科技存在明显技术势差，领先

型国家为追求经济利益积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

口，贸易产生的巨额利润又促进了军工生产，形成

研发、生产、贸易、再研发的良性循环。目前全球

武器生产主要由企业来承担，逐利性是企业经营

的基本特性，武器作为技术门槛高、垄断性强的产

品，利润空间和盈利能力极强。2021 年，全球军工

百强企业有 54 家的防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

过 50％，其中 32 家的防务收入占比更是超过了

80％。美国洛马公司、通用动力和亨廷顿英格尔

斯工业等企业的防务收入占比在 90％以上，通过

军事武器装备贸易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已成为军

工生产中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34］。俄罗斯的军火

贸易已成为军事科技和军工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

来源，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21 年

俄罗斯武器出口收入达 520 亿美元，相当于其国

防支出的 78. 9％，追求经济利益已成为俄罗斯武

器贸易的主要驱动力［34］。此外，相比于军火贸易

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国防工业的衍生效应带动

国内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和升级，促进国内就业的

稳定与提高，军品贸易对其他贸易产品的连带效

应也对外贸出口产生极大的拉动作用。

3. 4  政治目标的实现是军工生产的根本目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更

是一种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40］。军事科技作为战

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生产和转移具有明显的政治

烙印，其根本目的在于政治目标的实现［41,42］。历

史地看，二战时期纳粹德国为挽回颓败战局，曾秘

密加紧研制原子弹以实现其反败为胜和称霸世界

的企图；美苏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更是全力发展

军事科技以追求实现世界政治霸权的典型。不少

国家为维护政权稳定或创造和平发展环境，亦在

积极发展军事科技，如朝鲜采取发展核武器的过

激手段来应对美韩威胁和维护政权稳定，并借此

建立核威慑能力以鼓舞民心和士气。冷战后，军

事实力作为维护霸主地位的核心手段，美国积极

谋求研制具有技术代差的军事武器巩固军事威

慑，前瞻布局未来颠覆性军事科技和太空科技，力

争稳固其先进的军工生产能力和军事科技垄断地

位。同时，武器贸易也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目的。

美国将武器出口作为全球冲突和安全施加深刻影

响的重要政治工具。如美国以武器援助和贸易深

度介入俄乌冲突，试图通过运送数百亿美元武器

装备和军事援助推动战争长期化来拖垮俄罗斯，

并深化欧洲安全与北约的战略捆绑。根据斯德

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武器贸易数据库统计，2017—

2021 年美国有 47％的武器销往中东，通过贩卖军

火和制造动乱来确保其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34］。

长期以来，美国将武器装备出口都在不断为强化

地缘政治布局和维护海外利益提供必要的筹码和

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手段。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科学技术就是战斗力，没有科技上的优势，就

没有军事上的胜势，科技创新决定着大国博弈的

结果，关系着大国军队生死荣辱。在军事科技呈

现出信息化智能化、太空武器和颠覆性军事科技

成为各国争夺制高点的趋势下，全球军工生产已

形成一超多强的稳固格局，美国在全球占据绝对

优势，引领着世界军事科技领域发展的潮流，俄罗

斯仍是全球军工科技的重要标杆，英国、法国和德

国等军事强国在全球军工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

传统的海军、陆军和空军武器装备仍是武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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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核心，军事电子信息领域成为信息化战争

时代的发展重点。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汹涌澎

湃，每次重大的科技进步和创新都可能引起作战

方式和战争形态的变革，中国应立足科技创新抢

抓世界军事革命机遇。

1）立足信息化战争特征，推动军事科技机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科技强军，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

发展。世界战争发展趋势正从机械化战争加速向

信息化战争转变，未来必将走向智能化战争形态。

当下战争仍将以机械化军事武器为主要载体，信

息网络体系为重要支撑，智能化决策控制为关键

要素［43］。中国军队已基本实现机械化，但战场环

境保障、信息通信保障和信息安全防护等信息化

和智能化建设仍与全球强国存在较大差距，指挥

信息系统建设不完善和兵种间信息传递与共享的

受限，使中国军种联合作战能力仍难达到理想状

态。因此，要加快推进军事科技信息化、智能化和

实战化发展，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对军事装备的深

度改造和全面升级，以人工智能嵌入信息化作战

指挥链和行动链推动军事科技机械化信息化智能

化融合发展。

2）抢抓科技革命机遇，瞄准颠覆性军事科技

研究与应用。世界军事变革和科技发展深受颠覆

性技术的影响。颠覆性技术不仅具有实战制胜功

能还将具有战略威慑作用，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4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

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本质是将颠覆性技术群

列为重点发展对象以获取可能发生的未来战局取

胜之匙。当前正处在科技革命前夜，须高度关注

科技对战争的影响，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和创新

都会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要全

力抢抓科技革命机遇，切实把准颠覆性军事科技

前沿脉搏，加快推进符合国情的颠覆性技术研究

和应用，全力占领军事技术制高点。同时，还需保

持基础军事技术和装备领域的前沿和进展，防止

一味追求颠覆性军事技术而落入技术陷阱。

3）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格局。科技兴则国运兴，科技强则军队强，

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深度

耦合的背景下，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借助外部优

势力量加快军事科技创新步伐，通过整合国家科

技资源和力量，增强军民融合和军民协同创新能

力［44］。中国军工企业以国有制为主，百强军工上

榜企业均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参与度和贡献

度过低，军民“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国家军事

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够优化，管理效能有待

提高。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推动军工研制

能力结构调整，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军工企业

股份制改造；加强军民资源融合与协同创新，积极

利用民用科技产能，推动科技创新基地、技术基础

资源和设备设施等资源双向开放共享。国防科技

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互为引擎，军事科技社会化

运用能有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

又为军事科技发展和变革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将有效促进军事科技创新能

力的提升，为军事科技的发展和变革奠定扎实的

基础，还将为军事变革埋下潜在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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